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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葬队伍从鄞县东面来，往野区西面去。包括卢桂芳父母两旁
至亲一行加上乐师和风水师在内，他们从上午巳时出发，已经走了
很久。

起初卢桂芳的姐姐卢丽预定好了出丧的礼仪车队，母亲潘氏觉
得用车队过于现代化，闻不到人情味。姐姐说新世纪以来城里人家
早就时兴用车队了，人的葬礼就这一次，总归要体体面面地办，能花
钱的地方自然省不了。母亲坚持要改为全程步行，按老式葬礼办，亲
友红包多随些。姐姐最终妥协了，觉得无非多花些时间，让爸爸再看
看这人间，就是累了随行的亲戚。母亲说亲戚哪里要紧的啦，这么些
年我们家也没求过亲戚什么。

卢丽抱着爸爸的骨灰盒，从身后拍卢桂芳的肩膀说：“侬伐要回
头喔，萨宁叫侬侬也伐要回头喔。”接着又说，“记得看前头的桥，我
们要过桥了，硬币准备好了伐，看到水就往里头丢三个硬币。”

卢桂芳一直在抬头看天，她哪里敢回头。还只是秋末，北方来的
野鸟群就盘踞在这里了，那野鸟群叫声惊恐，笼罩在送葬队伍头顶
的天穹。步入这片野区，只要鸣锣队的乐声一起，那野鸟群就齐声高
唤，像迎客的又像送客的，时远时近，向卢桂芳目力尽头的山峰那边
荡开去。

这片野区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条松垮垮的柏油路从城区那边修
过来，连接路尽头的四五个农村，靠近城区的路段两边没田，更没房
子。乱石堆东一摞西一摞，叠成尖塔形，像生长在土里的上了年纪的
坟头。偶尔还能看到几个小水沟，长满了虫豸。十年前这里是这样，
十年后还是这样。

小时候卢桂芳的家还没搬到城区，就住在城边的敏河村，每天
沿着柏油路步行半个钟头，穿过野地去城里上学。那时这里还没北
方来的大鸟，都是人，那时人们不开车，都走路。现在，城区的另外一
头凿了新山洞，修了高架桥和高速公路，城里人都往那边过，小汽
车，摩托车。村里人也往那边过，小汽车，三
轮车，自行车，大家都说走高速有派头。高速
路边还修了三轮车道和自行车道，村里人可
乐意，天天夸好政策是深入人心的。

后来，敏河村拆迁，卢桂芳家按户头分
了笔大钱，他们再没来过这儿。紧接着，敏河
村相邻的武村、清水村都拆了，这片野地的
面积越扩越大。现在，卢桂芳第一次意识到，
野区这样赤裸，这种赤裸让她感觉到疼。

卢丽的声音把卢桂芳的目光从野鸟群
那儿拉回来。

“哦哦，吾晓得的。”卢桂芳一手捧着
父亲的遗像，另一只手紧张地往口袋里掏
硬币。

今朝天没亮透，卢桂芳就起来了。按浙东小地方人的习俗，卯时过后家里就要
来人，楼下候场的乐队唢呐声一响，气氛就造上来。辰时，卢桂芳要把前几天用锡
箔纸折的五千只金元宝和一电饭锅熟米搬到楼下。姐姐卯时一过就下楼等出殡的
乐师来交代后续的送葬仪式。

第一缕曙光出现，亲戚们就陆续抵达了。他们套上白衣，准备就绪。哭丧的、
放鞭炮的、撒纸钱的在前头引路。姐夫算孝子，一路撑黑伞护送爸爸的骨灰盒。
姐姐一边走一边喊“阿拉亲家爸”。不同种类的哭声传进卢桂芳耳朵，她却怎么
也哭不出。

硬币凑单不凑双，风水师父交代过的卢桂芳都记下了。卢丽拍她肩膀，她迅速
把三个硬币丢进桥下的水里。卢丽大声喊，“阿拉爸啊，买路钱帮侬付掉了，侬好好
走哇”。卢桂芳本也要跟着喊的，不知道为什么她一个字都说不出，奇怪，最该悲痛
的时候，她一个字都说不出。

“不要停，看到什么都不要停的晓得伐！”领头的在前面喊。太阳越升越高，卢
桂芳没精打采地走，她真希望天上的大鸟来抓她，带她到更远的地方去。

队伍又走了一会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前方十米远的地方过来一群羊，
赶羊的是个中年女人，迎头撞上送葬的队伍，那个女人大喊了一声“见棺发财”，准
备招呼羊群掉头去。那些羊七零八落，有几只跑到了柏油路边的荒地里，见地上没
什么可啃，它们就咩咩叫，赶羊女人挥着小鞭子，急得像从没放过羊。

“哪能回事啦前头，”领头放炮仗的说，“怎么会有羊往这个方向来。”
“不要停，看到什么都不要停的晓得伐！”领头放炮仗的又说。他看到羊，不敢

再点炮，让大家慢慢地走，万一吓到羊，往队伍里扎进来，就麻烦了。
卢桂芳看了眼群羊，又看了眼远山。她问领头的什么时候到墓地，领头的说，

半个钟头就到了，到山的阳面去就到了，墓园那边有新鲜空气。

卢桂芳想起十多天前，爸爸还没去世，她还没回老家。
那会儿她驮着一堆新鲜的干草料，站在越南北部河内市区国家图书馆门口，

也是这样一个下午，她看到一群运羊的游街队伍从河内黄金太阳宫酒店往西南方
向去，经过百货商场，再往东到河内大教堂时，与从东北方向来的另外一支运羊游
街队伍汇合。那个时候，两辆运羊的大卡车和几十名护羊人，在大教堂门口的窄街
一路敲锣打鼓，往越南国家图书馆的方向走过来。她就是在那个时候收到爸爸病
危的消息的。

干草皱巴巴的，太阳明晃晃的，卢桂芳站在人群里看羊，羊，越来越近了。从
老挝运过来的五百头山羊交接仪式在河内市政广场举行。这让她想起自家死去
的羊。

再回到一个月前吧。
也是一天下午，卢桂芳照旧驮着一堆干草料从城里回她河内城郊的家。那时，

她的男人陈五明就坐在院子外面的空地上抽烟等她。卢桂芳驮着那堆准备喂羊的
干草料从远处走过来。

卢桂芳问他怎么坐在这里，陈五明说羊场的羊都死了。卢桂芳去看羊圈里的
羊，确实都死了。陈五明说羊是中毒死的，羊吃了上午喂的草料就死了。卢桂芳想
不通，羊怎么就死了。陈五明说要赶紧把羊送去更远的郊外动物尸体焚化场集体
焚烧。卢桂芳舍不得，但她没办法。

羊是被陈五明运去焚烧厂的。具体怎么烧的，卢桂芳不晓得，她只知道羊死了。
一个月过去了，卢桂芳仍然在坚持运干草料。
卢桂芳站在那儿，将三轮车里的干草料轻轻压服。她在看领导们握手，手机突

然传来讯息声，是爸爸的视频。爸爸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大口呼吸，两瓣嘴唇往口中
深陷进去，从外面往里看，爸爸的喉咙黑乎乎的，像一个巨大的深渊。爸爸的呼吸声
高高低低像潮水一样涨落，姐姐说爸爸已经出现潮式呼吸，可能熬不过第二天。

卢桂芳盯着手机里爸爸的视频看了很久，爸爸睁着眼睛，眼眶里不知是水还
是眼泪。眼眶里的水当然就是眼泪啊，卢桂芳这样想，然后摸了摸手机屏幕上爸爸
的脸。

爸爸没有说话，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看着卢桂芳，用力地呼吸。
卢桂芳忘记那天她是怎么回家的了，她只记得回去的时候她把三轮车丢在了

离家不远处的地方。家里没有活羊了，她还坚持去城北运草料，就像陈五明坚持每
天定期清理羊场。

卢桂芳见到陈五明，说从今往后她再也不去城北运草料了。
卢桂芳想把爸爸的视频拿给陈五明看，她觉得还是算了，她不希望陈五明看

到爸爸这样脆弱的时候。
“哦”，陈五明应了一声，抬起头看她，他正在洗脸，凉水披挂在他的颊骨上，向

地面滑下来。
“我爸爸快不行了，”卢桂芳说。
陈五明呆呆地看卢桂芳，好像在听一个陌生人说话。
卢桂芳很快买了机票，等她到家时，爸爸已经在她来的途中去世了。

山的阳面还没到，墓园的空气有香味吗？引路的刚才说了，没有活人的地方，
空气会香很多。卢桂芳一边走一边想，亲戚们还在她的身后传出断断续续的哭声。
天上的野鸟还在飞，体型像大雁，还有几只小型林栖鸟类，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所
有的鸟都往山那边飞，所有的鸟都渴望墓园那边的新鲜空气。

送葬的队伍不知道还要走多久。多么漫长的路程呀，卢桂芳对着空气轻轻地说。

离开水晶矿村有三种方法：外出谋生，旅行，或彻
底离开，不再回来。这也是三种借口。大多时候，人们选
第一种。这几年选第三种的人变多了。至于旅行，这是
一件需要闲情逸致的事。在矿业最兴旺的时期，人们没
时间旅行，在矿业凋零的今天，人们没有兴致旅行。旅
行意味着要回来，有谁愿意在游历过壮丽的山川湖海
后，回来这个早已弃耕多年的村子？谁愿在炽热苍白的
烈日下，对着贫瘠的土地、枯竭的矿洞和千疮百孔的山
脉顾影自怜？

我也想过离开矿村，但还不知道要出于什么原因
离开。不过无论如何，在离开前，我们都会先去一趟老
矿工董爷的家。董爷失去了双腿，除了照顾他饮食起居
的人外，其他人平时不会去他家。因为踏入董爷家门
的，通常是准备出远门的人。董爷家像是一个售票站，
而所谓的票，则是一尊尊由他亲手雕刻的美丽的水晶
石像。

我昨天又悄悄到矿洞那儿去了，挖到几块成色还
不算差的水晶石。但相比全盛时期出产的水晶，这种成
色的水晶在当时是谁也看不上的石头。现在，它们却成
了我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游客越来越少了，以前我们坐
在家门口，就能向游客兜售色彩晶莹的集簇水晶。现在
我们只能亲自到镇上去，以低价把水晶卖给收购商。

几个矿洞已被封停多年。我们一般在夜晚潜入矿
洞，拿着铲子，打着电筒，在洞内寻觅水晶石，还不能制
造太大动静，以免引来巡查人。巡查人比狐狸还狡猾，
比野兔还敏锐。矿洞被封停跟矿难有关，董爷正是在那
次矿难中失去双腿。事实上矿难发生时，水晶资源已接
近枯竭，矿洞被废弃封停是迟早的事，矿难只不过是一
道雪上加霜的阴影。

在夜晚潜入矿洞，并非全然为了搜集水晶。有次恰
好遇到巡查人，我只好往矿洞深处逃去。巡查人最后只
是在洞外简单查看便离去了，而我却太过深入矿洞里，
抵达了一个漆黑无光的通道。那是一个奇妙的瞬间，我
感觉身处黑暗宇宙中，黑暗没有方向，却可以通向世界
任意地方。我靠着洞壁坐下，待适应黑暗后，看见水晶
石闪耀微光，犹如宇宙星辰。仔细听，还能听见水晶微
微爆裂的声音。我在洞里睡了一觉。水晶爆裂声传入耳
朵，像是来自大地的低语，有一些灵魂的晶莹质地。

我父母也是在那次矿难中死去的。
今天，天上在扬尘。我坐在窗口朝外看，风尘不停

地扫荡村子。我仍在犹豫是否要离开矿村。董爷家离我
家不远，或许我可以去征求他的意见。每个离开矿村的
人都能从董爷那儿获赠一尊水晶石像，那些水晶是绝
对上等的品类。但我不是因为觊觎董爷的水晶才考虑
离开的。同样，离开矿村的人也不是为了得到他的水晶
才选择远走他方。正相反，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好心帮助
董爷实现走到世界中去的愿望。

董爷似乎从未离开过矿村。曾听闻，董爷的祖父年

轻时在山边小解，
呼啦啦地冲开一
块土方。一道幻影
般的光芒令他双
眼眩晕。就这样，

他发现了这里的第一
块水晶石。一座座无言的
山脉，终于向人们袒露它

那晶莹的内在。自那时起，这个贫瘠的村子决定放弃农
耕，投身采矿业。几十年来，山脉被挖得千疮百孔。董爷
从娘胎的黑暗中走出来，长大后又转身走入矿洞的黑
暗中，而这两者之间炽热苍白的白昼，宛如他梦中闪亮
的一瞥。

在大规模开采之前，作为第一个发现水晶石的人，
董爷的祖父私存了大量上等的水晶石。我们以为，这样
一个最初的发现者理应金银满屋，然而，他们一家安身
于采矿业，却过着艰苦的生活，那些上等的水晶石也从
未出售过，最终作为遗产由董爷继承。他们祖孙三代所
沉迷的或许是美丽的水晶石本身吧？

失去双腿后，董爷有了更多的时间，也一定是厌倦
了在矿山苦干的日子，开始幻想外面世界的模样。但要
离开矿村，山路崎岖，必须翻山越岭，即使修建了运输
用的公路，依然无法克服天然的险峻地势。我见过别人
从董爷那儿得到的水晶石像，造型奇特，是我们从未见
过的动植物。直到一些远走他方又归来的人告诉我们，
原来董爷所雕刻的动植物都是一些早已灭绝的生物：
三叶虫、猛犸、巨脉蜻蜓、古蕨……

我们多么惊讶啊。为何一个从未离开过矿村的人，
能在水晶石上翻刻早已消逝于世间的生灵的模样？董
爷嘱托每个即将远行的人把他亲手雕刻的水晶石像装
进行李箱中，这样一来，他也等同随着石像抵达了遥远
的世界。水晶是他一生的事业，是他安身于黑暗中的心
灵。董爷的水晶石像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人们为了帮
助他而带上沉重的石头远行，从来不是一件苦差事。但
董爷真的能通过水晶看到外面的世界吗？我曾以为，他
用昂贵的水晶换来的终究只是一种幻想，还不如把水
晶卖了换钱，搬到城里定居呢。

有几个干燥的夜晚，仿佛大地惊雷，山脉的方向传
来轰然坍塌的巨响。那是一些废弃的矿洞，在寂静的夜
里湮灭。巡查人吹起尖锐的哨声，这也是他们的职责所
在，要确保矿洞坍塌时里面没有偷采矿石的人。我从窗
口望出去，月色下的矿山升起浓重的烟尘，如一道狼
烟。我心中有些不安，有些紧迫。如果偷采矿石的营生
无法维持下去，我想我会尝试到乡里申请当一个巡查
人，领取一份维持温饱的薪水。可离开矿村的想法仍日
夜浮现在我的心头。在一个阳光无比苍白眩目的日子，
我终于决定到老矿工那儿去。

在炙热的石路上走着，我浑身着火似的冒着热

气，这样走进董爷的房子，好像一下子进入冰冷的
地窖。这里随处是雕刻水晶时打磨掉的边角料，鞋
底踩上去吱嘎作响。董爷正在端详一块表面粗糙的
水晶石。

“你终于来了。”他把水晶放到眼前，透过水晶裂隙
看着我。

“你知道我要来？”我问。
“这里每个人都会来一趟。”董爷说。
“但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走。”我回答。
“你再不决定，这最后一块水晶就是别人的了。”
董爷把水晶递给我。我犹豫，没接。水晶还没经过

打磨雕刻，表面覆盖着红土，但看得出来，如果把红土
洗掉，这是一块成色绝佳的水晶。

“你不刻点儿什么吗？我想要一只猛犸！”我竟毫不
知耻地提出要求，却又质疑道：“你是怎么刻出那些动
物的呢？你根本没见过吧？！”

“哦……那不是我的记忆呢，是大地的记忆。我在
矿洞里工作了几十年，每天一睡觉，大地就开始给我托
梦。”董爷的眼睛似乎在发光，“我只是替大地说出它想
说的话。人们不该忘记那些曾经存在于世的绝美事物。
现在男女老少都要走了，以后这里就是一个没人记得
的村子。”

“可是，你不是也想走吗？”我反问他。
“谁说的？我送他们水晶，是想他们卖掉换车马费

吗？不。我希望他们回来，希望他们记得，这片土地曾给
过他们水晶一样的美梦。”董爷这时又把水晶递给我。

我依然站着不动。他挪动身子，从椅子上爬下来。
他没有双腿，而且由于长期采矿，驼了背，爬起来像一
只蜗牛，仿佛什么可怕的命运正在爬向我，我甚至没有
勇气去扶他。他爬到我跟前，颤巍巍地举起水晶。

这一次我接过了水晶。水晶沉甸甸的，一股冰凉的
气息冻住了我的手指。手指跟它粘在一起似的，分不
开，我就这样捧着最后一块水晶，走出门，走到恍如燃
烧着白焰的天底下，隐隐觉得自己这次非走不可。我心
想，董爷要人们带着昂贵的水晶远走他乡，却又看似卑
鄙地在考验他们呢。

离开矿村的那天深夜，我站在山梁上，远远看见一
只巨大的蜗牛，缓缓地爬过尖锐的石路，爬进一个废弃
的矿洞。后来人们再也没见过董爷，却在一个明亮的清
晨，发现其中一个矿洞神奇地冒出了晶莹剔透的水晶。
远游者纷纷归来，废弃的矿洞也因此重启了长达多年
的采矿全盛期，美丽的水晶被一点一点运到全世界去。
但我没有再回到矿村。我远游不同的城市，每次在别的
城市看见那些像眼睛一样、被水濯洗了一遍又一遍的
水晶，就会想起那个夜晚，董爷透过一块未经打磨的水
晶凝视我。而如今，我也透过一块自那天夜晚之后就一
直覆盖着红土的原始水晶，凝视他那颗不停闪耀的古
老心灵。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祖父回国至张掖县
金属厂保卫科工作。他干了31年，金属厂倒闭时，他
还未到退休年龄，又被分流到县动物园当了9年饲养
员。一开始是蓝孔雀，之后陆续饲养过金丝猴、长颈
鹿、丹顶鹤、斑羚和西北野驴，在工作生涯的末年，他
向组织申请把最珍贵的动物交给他。那是一只来自
喜马拉雅山脉的金钱豹。

我上初一那年，张掖县升格为地级市，动物园扩
建，次年春夏之交，很多人首次目睹活的虎和狮。同
桌陈怡南的父亲是屠夫，他家对面就是动物园，他父
亲每天都往里供应鲜肉，他因此有机会混进去玩。有
一天下午我发现他的左脸异常红肿，像突然隆起一片
绛紫色山丘，问原因，他也不掩饰，直说中午放学后在
动物园撞见虎狮交配，正看得津津有味，被他父亲逮
到，狠挨了几巴掌。他并不伤心，说这种场面千载难
逢，并邀我放学后同去。

此时祖父住进精神病院已整整十年。精神病院
坐落于东大山北麓，树木葱茏，至傍晚，总有松涛吟
啸，行于林间，如游荡在浩瀚的汪海，闭眼，能嗅见海
浪的每一条波纹都点染着松果香和鸟羽潮润的味
道。在这样幽静的地方，祖父也总不见好。家人早就
交代，谁都不许在探望时提及往事，但我还是得知了
不少关于祖父的故事。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历时43
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反复激烈争夺，阵地多次失
而复得，终于粉碎敌方进攻，取得歼敌2.5万余人，击
毁击伤敌机270余架，击毁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
14辆的重大胜利。数据是铁，它昭示着志愿军那段鲜
血、残酷、荣光与英雄并在的历史。但作为志愿军第
十五军的一名普通战士，祖父的生还充满偶然。战役
艰难地打到第21天，祖父所在的班再次丢失阵地，全
班被围困在一处尖石山坳，眼前每棵断树都嵌进百十
颗弹头。因不知真实武力，敌方并未逼近，打一阵歇
一阵，但没停火。困守一天后，班长准备带两名战士
突围，其中一名是祖父。大家把身上的炒面集中起
来，让他们吃饱再上路，谁都知道，突围几乎不会成
功。所有人都泪眼汪汪，进行无声诀别。此时，祖父
突然感到腹内异常绞痛，瘫软着躺下便再也无法站
立，这是老毛病，一入朝，这种或为水土不服的病就缠
上了他，并在某个毫无征兆的时刻猝然一击。他被
马上替换。突围未成功，当晚，全班战士壮烈牺牲，
无人存活，除了祖父。后来得知，他们被围时，已有一
队志愿军悄悄接近并潜伏敌周伺机发起营救。祖父
被从战友身下扒出，左胳膊中弹，但未伤及要害。搬
运遗体时，替换祖父的那名战友身上滑出一块镀金
机械手表。表盘玻璃面沾满血迹，表中央，是一只飒
飒奔跑的金钱豹。盘内有细微金粒滚动，祖父观察很
久才发现，那是豹身掉落的金钱斑点。

手表被祖父带回张掖，此后他一直佩戴。直到他
住进精神病院表被强行摘取时，人们才发现它是逆时
针超出正常值迅速旋转的。

导致祖父住进精神病院的是那只金钱豹的出逃，

在1993年中秋夜。目击者称，豹子系祖父故意放跑。
打开铁笼，待豹子走出，祖父双手合十，奇怪地对天空
拜了好几拜，似乎在进行某种神秘仪式。那天月光皎
洁，他看得格外清楚，豹子先是咬死一只野鸡，之后试
图捕食山羊，但正逢大量烟火升空爆炸，可能被惊吓，
它敏捷地越上一段灰扑扑的矮墙，迅速消失在白月光
下的灌木丛。

对于指控，祖父未提出异议。豹子出逃连续将两
人咬伤后被击毙，过了很久，有人在市博物馆见到由它
制成的标本。因频繁试图自杀，1993年年末，还没接受
审判，祖父就被鉴定为患有臆想症而住进精神病院。

受害者家属一直上访，父亲和二叔在各自单位
长时间遭冷遇，我上小学后，他们相继停职下海，联
手做起图书批发生意，生意做得很大。父亲极少陪
我，他仿佛一直追着金钱跑，从小我就听他讲：“时间
就是金钱。”

我一直对祖父放走金钱豹的动机耿耿于怀，但探
望一无所获。

2012年暮春，祖父溘然长逝于一个寂静午后。去
世前，他有过“回光返照”，思维清晰但焦躁不安，一直
索要那只镀金手表，拿到后将其搂在怀中止不住嚎
啕，也是在大哭中咽下最后一口呼吸。

手表毫无意外地落入我手。因是遗物，我并未佩
戴。今年，我和妻子再次因疫情居家办公，闲来打扫，
她在床底一个黄色饼干盒中发现了已停止走动的
它。她说是纯正的意大利货，价格不菲。我首次讲出
祖父的故事。听完，她一脸震惊，走进书房拿出一篇
样稿。她是本埠一家杂志的编辑，样稿正是即将上市
的杂志上的文章，不长，题目叫《金钱豹》：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这样一个奇妙的时刻，一
只金钱豹在月光下的丘陵上奔跑，它身上的图案突然
全部变成金币哗啦啦地往下掉。金钱豹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它只能惊慌失措地往前跑，最后消失在月光
下的森林深处。又过了一会儿，月光下万籁俱寂，有
一个巫师从趴着到站直，然后慢悠悠地沿着金钱豹刚

才 跑 动 的 路
径，开始捡掉
落在草丛中的
金币。这个巫
师的名字，没
有人知道。我们能
够确定的是，这件事
情出现在金钱豹和
金币同时存在的宇宙中，而且这个巫师一定洞悉了符
号和存在之间的关系。他不仅看出金钱豹身上的图
案和金币在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还用某种秘术，穿透
这种相似的形式，完成了物与物之间隐秘的转换。对
人类而言，在任何时候回头看，那都是一个神性十足
的夜晚。”

作者叫刘按，我未听说过。
我难以置信，问父亲，手表快速倒转是从什么时

候开始的，他也不知道。
妻子说，祖父应该和巫师一样，在某一时刻洞悉

了金钱和时间的关系，毕竟某些时候，“时间就是金
钱”，是可逆的。

“所以祖父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时光倒流，为什么？”
“可能对战友的牺牲抱有无法弥补的愧疚。”
那只手表，我找修表师傅恢复了原貌。
我鼓足勇气去市博物馆看那只豹子，灯光下，它

栩栩如生，离活着仿佛只差一口呼吸。当亮出腕上的
镀金手表时，我明显心跳加速，并期待奇迹，指针滴答
滴答，步履不停，但神性十足的事并未发生。

2002年那个黄昏，我随陈怡南进入动物园后始终
没等到虎狮交配，我提出去看金钱豹，路过小卖部，为
了弥补，他请我吃雪糕。到金钱豹笼前，我们远远看
见他父亲举着巴掌逼近。一口吞下雪糕，他向我暗中
使个眼色，立刻蹲下喊肚子疼，因此逃过一劫。金钱
豹一直潜伏于与豹笼连接的黑洞中，那天，除了游客
或因祈福扔进豹笼的一地金钱，像食物，我再什么也
没看到。

■路 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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